
一朵花
小 志

    一朵花寄存于大地，
哪怕素颜，也是美丽的。

一个生命连于本真，
它的绽放是动人的。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外一首）

马红英

桃花

    当春三月赏霞红，一
线飞鸢舞碧空。

玉蝶花间迷小径，香
君扇底逐和风。

南庄谁许枝连理，东
晋相寻诗不穷。

灰鬓斜簪侬莫笑，芳
华灼灼倚云中。

述怀
锦字红笺书未休，声

催爆竹已星周。

梅开香案诗凭酒，雪
霁黄昏影倚楼。

难似当年云鬓绿，常
嗟今岁自闲绸。

行吟千里唯知己，一
点琴心向玉钩。

前
进！

（设
色
纸
本
）

沈
舜
安

  黄竞武步入中央银
行大楼办公
室， 被守候
多时的保密
局特务蒙上
眼睛……

十日谈
银柜背后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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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钱报》的呐喊
黄沂海

    岁月留痕，故纸犹温。在中
共地下党的推动下，各大金融
行业的群众性组织纷纷创办报
纸刊物，拓展舆论阵地，宣传抗
日救亡运动，传送来自解放区
的声音，号召金融人士投身反
饥饿、反内战、反迫害的斗争，
深得员工青睐。其中，出版时间
最长、出刊期数最多、印刷数量
最大的，要推上海银钱业业余
联谊会（简称“银联”）主办的
《银钱报》。

《银钱报》呱呱坠地时，正
值中华民族处于危急存亡之
秋。起初，报纸发行量较小，影
响力有限，随着编辑宗旨不断
贴近银钱业现实，侧重反映职
工群众的所思所想，在业内声
誉鹊起，备受关注。从 1938年
12月 25日创刊，至 1950年 11

月 11日终刊，历经 12年，共出
版 229期，每期印数最多时达
1.4万份。

这份 4 开铅印的小报，因
其富有鼓动性和战斗性，真实
反映银钱业员工谋职烦恼和生
活疾苦而迅速“吸粉”。1948年
出版的第 152期《银钱报》，以
醒目位置报道了新华、通商、国
华、四明等银行职工开展反饥
饿斗争的情况，同期还发表了
《揭开金饭碗之内幕》的
专稿，对 68家银行钱庄
6 月份薪津情形进行调
查与比较。其时，银钱业
职工每月平均工资在法
币 2800万元（相当于抗战前法
币 12元）以下者竟有 46家，占
比 67%。数据表明，通货膨胀肆
虐，大多数银钱业职工的实际
收入急剧下降，生活朝不保夕。

报纸付印以后，读者争睹
为快，讯息不胫而走，各家行庄
交换员聚集的票据交换所里更
是“扎堆”议论。有些职员干脆
将《银钱报》上的相关文章用红

笔勾画，悄悄放在经理办公桌
上，作为一种无声抗议的手段。

1949年初，解放大军抵达
长江北岸，准备渡江。此时，不
少银钱业职工对共产党的政策
不甚了解，思想顾虑较多。《银
钱报》及时开辟“南北西东”专
栏，介绍解放区的政策和动态，

还采访了从平津、济南来沪的
银钱业同仁。有位来自天津邮
政储汇局的襄理在接受采访时
说：“天津解放后，共产党军队
纪律严明，对市民秋毫无犯”，
他还说到“为人民”是共产党的
三字经。

是年 5月 25日，上海市区
部分解放，《银钱报》特别出版
3期号外，刊载军管会布告，报

道各家银行职工保护行产、坚
守岗位、坚持营业的消息，对安
定人心起到积极效果。《大公
报》等社会知名媒体也相继予
以转载。

后来担任《新民晚报》总编
辑的束纫秋，年轻时在宁波路
89号的亚洲银行当学徒。上海
沦陷时期，银行一般下午 4

点就关铁门打烊。已经成为
“银联”会员的束纫秋在参
加劝工大楼的一次联谊活
动时，结识了《银钱报》创办

人赵不扬，两人聊得十分投机。
赵不扬结合《银钱报》的组

稿需求，时常约请束纫秋撰写
稿件。那段时间，束纫秋配合
“银联”的整体部署，挥笔如麾，
揭露日寇的凶残暴行，积极宣
传抗日救亡运动的意义。其时，
“银联”还发起了救济难胞的义
卖活动，束纫秋及时跟踪采访
报道，使得许多会员纷纷投入

义卖募捐活动。为了记下鲜活
的见闻实录，他还冒险靠近到
租界的边沿，直接观察被铁丝
网和大铁门分割开来的“那一
边”的状况。

操弄算盘之余，束纫秋还
参加了银钱界地下党领导的
“文艺通讯”讲习班，从中受到
启发，以夏衍的报告文学《包身
工》为范文，借鉴《中国一日》
《上海一日》征文的经验，于《银
钱报》副刊推出《银钱一日》征
文活动，发动“每个金融业从业
人员都把自己最不可忘的，无
论善与恶的事情描写下来”，用
直面抗战主题、富有正义感的
力作去占领敌伪控制下的文艺
阵地。

﹃
心
之
幸
福
﹄

江
曾
培

    有人说，获得感与幸福感是紧紧联
在一起的，有了获得感就会有幸福感 。
此话大致不错，获得感是幸福感的基础，
不过，这也并非是绝对的。有一种“幸福
递减律”的说法，有时“获得”多，反而不
如“获得”少时感到“幸福”。
比方说，一个人在大沙漠里，口渴难

熬，当时如果能得到一杯净水，会给他带
来极大的满足和幸福感。而当他回到现
代化城市，到处都有饮用水，一杯净水再
也不能给他带来幸福感。又比方说，朱元
璋还是穷小子时，一天又饿又病，乞得一
碗汤水，内有几片青菜和几块豆腐，觉得
滋味美极了。后来他当了皇帝，山珍海味
越吃越没胃口，下旨让御膳房做当年的

所谓“翡翠白玉汤”，可是做来做去，也吃不出他要的
当年美滋味。

这些现象说明，同样的物品，对处于不同需求状
态的人来说，其幸福感是不一样的，这在经济学中被
称为“边际收益递减规律”。

这就是说，人从获得一单位物品中所得的追加的
满足，会随着所获得的物品增多而减少。这可以说是
经济发展中的一个悖论。经济发展本是为了给人类更
多“获得”和更多“幸福“，但经济越发展，物质的边际
效益却越递减，人们从物质中得到的幸福感就越少，
悖反了经济发展的根本目的。

其实，幸福感是对生活满意的一种主观感受，物
质钱财是重要因素，但人的幸福感还受制于其他许多
因素，其中重要的一点是心态，是“恒念物力维艰”，
“常将有时思无时”，知福惜福；而贪得无厌，盲目攀
比，陷入欲壑难填的苦境，其感受是大不一样的。一个
物质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的人，由于对钱财没有不恰当
的奢望，“知足常乐”，可以过得很惬意；而一个腰缠万

贯的人，将幸福完全物质化，在钱财上总
觉得“比上不足”，内心就会常戚戚。是故
贝多芬说：“使人幸福的是德性而非金
钱。”歌德说：“人之幸福，全在于心之幸
福。”

就“心之幸福”来说，除了增强“德性”可以促进
和扩大人们的幸福感外，还需要加强美育，提升人的
美感素质。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人们的物质生活
有了基本保障以后，精神生活方面的需求就越来越成
为增进幸福感的砝码。精神产品的特征是美，而欣赏
美，要有必要的美的修养，否则，就会“入宝山而空手
回”，难以有因美而带来的快乐与幸福感。

当今，顺应时代的发展，美的旗帜在社会各个领
域都越举越高，不要说文化艺术等精神产品，就是许
多物质产品也纷纷在实用耐用的基础上追求美观好
看，以增加使用者的欢愉和幸福感。近些年蓬勃发展
的旅游也是人们寄情山水，接触大美天地和绚烂人间
的一次审美活动，然而，不少人由于缺少发现美的眼
睛和感受美的心灵，往往只留下“到此一游”的表象记
忆，未能生发出“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情溢于海”
那种美感和幸福感。由于获得感不只限于对物质的获
得，愈来愈表现为精神方面的获得，努力培养提高我
们感受美的能力，也成了增强幸福感的重要一环。

据此，我以为，追求幸福，不仅要重物质，重从社
会的“获得”，同时要重精神，重自我内心的完善。这其
中重要的两点：一是贝多芬所说的“德性”，就是善；二
是如马克思所说，培养我们具有“欣赏音乐的耳朵，感
到形式美的眼睛”，知美，懂美。具有真善美心灵的人，
在我们这个以民为本的社会，伴随着获得感的，必然
有着深深的幸福感。

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不是物质财富，而是幸福快
乐。当我们从社会不断“获得”的同时，又能用一颗真
善美的内心去发现美体验美，那就一定能“过上更好
的日子”，获得更多的幸福感。

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 王佩玲

    上海解放前夕，物价飞涨，民
不聊生。共产党的地下斗争积极
展开。是时，上海公立国民博爱
学校校长王退斋正在浦东调研民
众教育。时局尽管紧张，学校依
然运转。

一天黄昏时分，学生已散课
放学。一位陌生人来到学校。他穿
长衫戴礼帽，一派文化人风度，彬
彬有礼地说要找校长。王退斋见
此人感到很有素养却并不相识，
心怀忐忑地接待。

此人开口就说：战火就要烧
到上海，上海必将迎接解放！学
校这个地段距离前线较近，炮火
影响不小哇。中国共产党重视教
育、重视文化资料以及一切生命
财产，作为一校之长，要积极保护
学校避免毁于战火。

王退斋追求的就是民众教
育，一生的信仰就是为国为民，
“护校”这样的话语，真是让他的
心热起来了！哪还有什么“怕”字
呢？那位先生留下十分信任的眼
光，自信十足地跨出校门。王退
斋当时深为感动，十分敬佩共产
党人勇于冒风险做这么细致的工

作！中国共产党对教育事业这么
重视，难怪得民心者得天下啊！
这是共产党的嘱托，当然不能上
报，只有靠自己立即秘密策划护
校方案。
王退斋和夫人徐庆祯商讨后

决定：遣散不必要的员工；停课、
疏散学生；组织几名可靠员工整
理清点资产；动员周边群众捐献
棉花毯、集中大八仙桌；拆下房门
板以作为担架备用；打开门窗防
震；将棉花毯淋透水，盖在档案柜
和大桌子上，作为防弹片防火的
栖身之地……如此，动员可能的
所有力量，保护学校！而耳边却
不时有人劝他赶紧弃校，追随教
育局官员逃离，甚至有恫吓说：凡
配合共产党的人将来都要秋后算
账！王退斋不惊不乍，坚定从容。
一切安排妥当后战争就打响

了。一天傍晚，学校冲进来两个
国民党残兵，满脸灰尘，帽子、长
枪都没了，他们急吼吼地叫嚷：赶

快拿两套便衣来！王退斋一看就
知道是逃兵，并未有所动作。他
们看到是学校，急急逃生而去。
隔天清晨，爆了 2天的密集

枪声稀疏了些。躲在大桌子下的
大人小孩就想到外面伸伸腿。只
看到弹片满地，西面的高墙上全
是枪眼，有人惊呼一条看门的大
黄狗躺在地上，已中弹而死。

零星的子弹呼啸而过，大家
不敢滞留，纷纷返回。突
然，学校的职员马先生摔
倒，脖子后边流出一摊血，
昏迷了。

几位胆大的仔细一
查，是后颈部有对穿的两个洞，中
了流弹！所有人都又慌又急，王
退斋和夫人徐庆祯双双当机立
断：解放军有战地医院！抬人！赶
快走。夫人紧急中扯下一条门帘
紧紧包扎住颈脖，准备好的门板
果然用上了。王退斋和夫人、两
名员工共四人抬着马先生，高一

脚低一脚地穿行在乡间小路，冒
着尚未停熄的炮火和枪弹，焦急、
担心、负着平时不可想象的重量，
一步一步去找解放军！
子弹不时飞来，趴下，起来抬

人，再趴下，再起来，十几里地一
路跌跌撞撞，从洋泾到了高行地
区，终于找到了解放军医疗队。
解放军立即对马先生进行紧急处
理，当时王退斋看到前线下来的
不少伤病员，感动不已。又只见
解放军对马先生就像对待火线上
下来的伤员一样立即治疗，更是
感动万分。

所幸马先生的枪眼
没有伤害到颈椎筋骨，经
由手术、上药包扎后基本
无生命危险，王退斋为了
减少前线的麻烦，决定再

抬回去。备好够用的药，记住养
护方法，他们一路冒着硝烟又抬
着门板走了十几里地。

5月 28日，共产党正式接管
教育局。几天后，宣布“热心办教
育的原校长予以留任”，王退斋的
名字出现在宣布的名单之中，并
受到表彰。

做一株植物 林 颐

    每一刃草叶都有属于
它自己的天使，向它倾身
细诉：“生长，生长。”
阳台的角落，搁着几

个空花盆，久了，落了些
土，积了些水，成了浅浅的
泥层。

哪来的种子，风吹来
的吗？鸟儿经过携来的吗？
去年春天，有株小苗探头
探脑，渐渐地，抽了枝，枝
上长了叶子，叶间钻出几
个花苞，团着、散开，直径
也就一厘米吧，粉粉的，小
小的，五瓣，嫩黄的花心，
单薄，不起眼，后来结了
果，如黍米般大，颜色倒是
灿烂，红艳艳，像微缩版的
山楂果。到了深秋，它自
开自败，连根茎都烂在了
泥里。

我从前没放它在心
上，现今仔细地描摹，是正
对着实物，打捞出来的记
忆，这记忆大约也是相符
的，没怎么走样。因为，今
年春天，它又开了，花还是
那花，果还是那果，数量多
了几倍，重重叠叠，茎秆长
得更高，叶片更是肥大胜
于旧昔，比去年出落得更
好了。

今春，我看它居然苏
醒了，有些喜悦，顾念着
它，把泥层堆得厚了点，时
不时给它浇浇水，它仿佛
就以最大的能量，要在这
春天里成一场花事。有几
株茎秆太高，柔软，爬出了
盆子，匍匐在地，我修剪了
下，裁了几枝，插在小瓶子
里，那几枝带了花儿，兀自
挺立，创口结了疤，没几
天，旁斜了新枝，颤巍巍
开了新的花儿，还是那样
地争气啊。

就是一株杂草吧，样
貌平凡，长相普通，任何
一种有名有姓，我知道叫
法的花儿，都要比它美
丽，比它名贵。爱默生说，

所谓杂草，只是长错了地
方的花。它现在是长对了
地方，还是长错了地方呢？
它没有香气，不精致，不妖
娆，自管自地，蓬勃葱郁。

我打扫了那片角落，
找了工人，做了阳光房。
倒不是为了它，是为了我
的书。书太多，从居室、过
道一路蔓延到阳台，书有
时也像植物，自管自地，蓬
勃葱郁。我坐在那儿，读
书，喝茶。我想透透气，留
多点空间，选了迷你的架
子，只够站几本书：《世界
上最老最老的生命》《那些
活了很久很久的树》《栽种
之乐》《邱园的故事》《杂草
记》《植物知道地球的奥
秘》《植物知道生命的答
案》……那个花盆放在书
架右脚，茎秆有时横过来，
擦过书脊，偶有风动，落几
瓣残花、几枚熟果。

翁贝托·艾柯有一个
著名的比喻，叫“植物的记
忆”，用来形容书籍贮存的
人类文明。艾柯说，书籍
被制作出来就是为了作为
时间的见证，而在书籍要
传播给我们的指定记忆之
上，又附加上了它自身所
渗透的“物理记忆”，书籍
自身故事的芬芳。

西方的死神拿着镰
刀，是一位收割者的形
象。可是，在更多时候，人
们更愿意把草视作生命
的象征。维吉尔的《农事

诗》诉说着：“在绿草上闪
耀的新鲜的露水，让人忍
不住想放牧。”乔治·桑的
女主角康素爱萝在花坛、
花朵和草皮中欣喜若狂，
感受到爱的微妙流露。梭
罗写道：“我认为康拉德的
野草比加利福尼亚的参天
大树更有生命力。”白居
易歌吟着：“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鲁迅先生
写《野草》，他说要以这一
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
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
与仇。

我不知道，我的草叫

什么，是否曾经出现在哲
人、诗人的笔下。朋友让我
拍一张图，帮我查询科目
和属性，我想了想，说：不
用了。它是花，是草，是一
株植物，它叫什么，不重
要。也许，在人类以为可以
给万物命名的初原，我们
就错了。草，一径地沉默
着，生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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